
最新怀念枫株湖畔的草垛散文(汇总8篇)
个人简历可以突出个人的优势，向雇主或学校宣传个人的专
业能力和才华。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岗位职责范文，仅
供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怀念枫株湖畔的草垛散文篇一

三面临水一面山，路在荆棘茅草间。

党恩浩荡江湖远，春风不度玉门关。

-------题记

日前，我听大哥电话介绍说，这是他失联近三十年昔日的管
中同窗文友，特来我的老家寻访他，眼见我那美丽的枫株湖
畔的垄坑村子还不如三十年前的路而发出的即兴之作。

早在十几年前，“村村通”的惠民政策已吹遍了大江南北，
大村和小村都有水泥路伸进去，唯独我的故乡余干名湖之一
的枫株湖东岸唯一的小山村------垄坑自然村却一直处在泥
水坑路上挣扎，天晴下雨一个样。

一个上百户的村子，就有十多个单身男未讨上媳妇。上至三
十出头，小至二十五六，期待进厂谈个外地媳妇，可惜“僧
多粥少”。也就迫使美丽的枫株湖畔的垄坑村里人自谋出路。
有的农户在县城买了房，有的农户“背井离乡”，将房子造
到了枫株湖畔南边的大村庄里去……也还有相当一部分像我
大哥这样“冥顽不化”的人，坚守老家的这份土地，执爱枫
株湖畔这一方美丽的山水。

听我大哥介绍说，还是面对现实吧！自发行动，全当这条路
是一家的，自掏腰包。先是六七家村民参与，一千、二千元
的凑起，后来也感动了相当的一部分村民，你三百、我五百



的出，就有了将近两万元。大家铲开了路，铺上了鹅子沙土。
路是顺畅了，村子却依然改变不了多少现状，外人还是不太
乐意进老家这个村子！

“你这个村不可能没有钱下来！”外人进村面对车子陷入泥
坑动弹不得而愤愤不平。“因为离乡镇隔得太远，搞新农村
建设，弄偏远的小村子，还远不如把大村子搞好一点。县里
乡里如有干部来检查，看的永远是大村子！政绩就明显摆在
眼前啊！”村民一边推车，一边自我解嘲。

“你们不可以拍照吗？把图片传到网上去，让别人也瞧
瞧？”这就难到了村民们。村民除了会用手机接打电话，玩
智能手机什么的，还真的不太会玩。

善良的村民还是自我安慰：“别人点电灯比我村早了七八年，
可后来我们村不也通电了吗？”或许是村民都有这份执著的
念想吧；也许是大村庄都锦上添花了吧！

终于盼来了这一天，新当选的蔡垄村的小池女书记开车进了
村。村民们听说小池女书记要给咱村子修路了，便当成大救
星似的，端椅送茶，聆听小池女书记的指示。当听到要村民
再捐钱夯实路基，明知这钱不该再由村民出，但村民想到在
这条烂泥路上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再说，小池女书记还要
帮我们村铺小路，实现“户户通”，在别个村子里，很多还
是自己掏钱铺的路呢？就这样，很快凑起了万多元。

终于在二0一五年秋季，村里弄头巷尾都铺上了水泥路。我这
个美丽的枫株湖畔的小山村从此告别了“荆棘茅草”，春风
总算吹进了“玉门关”。当这条心仪已久的水泥路已变成了
现实，男女老少的村民都激动得趴在路上亲吻着，高
呼：“我也有今天了！”那份狂喜狂热，一点也不逊色于当
年农村分田到户，实现农民生产责任制，鞭炮火花燃放了大
半天！



美丽的枫株湖畔的小山村再度空前活跃起来了。不少在城里
买了房又返回故里造起了别墅。去了枫株湖畔南边的十几户
人家又萌生了返回故乡的念头。很快，瓦房渐渐隐遁，千姿
百态，风格迥异的小楼房又层出不穷了。如今小媳妇也进了
门；轿车、电动车和大村庄一样飞进流出。

然而，大哥的文友很快就领悟到了他的心结，大哥除了想给
他的文友一份意外的惊喜，就是要让他的文友写《再过垄坑
村》。可大哥的文友说“文曲贵”，说没有下文。那我的大
哥只好提笔和诗：“三面临水一面山，一条新路伸遍旮。党
恩浩荡神州远，春风惠及千万家”！

怀念枫株湖畔的草垛散文篇二

风渐渐地紧，天渐渐地寒；雨雪渐渐替代了风霜。我晨练时
看着身旁满树的红叶在寒风中抖落，昔日繁盛的冠盖越来越
稀疏，渐渐地渐渐地裸露出显得消瘦却很倔强的躯干，顽强
地与寒风搏击着。当雪花飘撒的时候，它伸展的枝干变成刺
向苍穹的剑戟，搏击着漫天的飞雪，枝杈上挂满了败鳞残甲；
当冰冻裹住它裸露的躯体时，它象一个全身披着银色铠甲的
将军，威武地坚守着自己的'那片疆土。或许因为抖落了满树
的红叶，它没有了任何顾忌，变得更加无畏，更加顽强。

我清楚地记得：当还带着三分寒意的春风轻拂大地的时候，
它的枝头泛出点点红晕，渐渐地变成一串串小红珠，一束束
红色“花瓣”，就象刚从娘胎里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一样，
红朴朴的小脸蛋上还布满小绉褶，招人喜爱。春暖了，花开
了，小“花瓣”伸展开来，变成一片片鲜嫩的红叶，把整个
树枝包裹得严严实实。远远望去一树红叶俨然就是一个红色
的绣球，恰似花季少女的脸蛋一样写满了青春和活力。

我同样清楚地记得：盛夏来临的日子，充沛的阳光和雨露把
满树红叶染得碧绿，更象一个成熟的女性，不愿再保留少女
时的浪漫，却增添了许多妩媚和深沉，清晨的阳光和露珠总



是把它那绿色的衣裳点缀得更加绮丽，阵阵清风牵动着它那
婀娜多姿的身影，显得更加楚楚动人，久久地吸引着游人的
目光。

秋天来了，秋风拂去了它衣裳的绿色，轻霜又恢复了它红色
的盛妆。在夕阳馀晖的映衬下，它象一团火，一片云，一簇
花；不。它活脱脱地更象一位酒兴方酣的老人的笑脸，刻满
了兴奋、激情和沧桑。

我更爱眼前的红叶树。因为它的倔强，它的勇敢，它的抗争
精神。有了现在的它，就一定会有来年春的美丽，夏的繁盛，
秋的欢乐与自豪。我想改用宋代王安石千秋岁引词中的几句：
不再“为些名利缚”，不再“为它情担搁”，不让“风流总
闲却”。誓与寒冬拼一搏，雄风堪入凌烟阁。作为对眼前这
位神勇斗士的礼赞和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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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枫株湖畔的草垛散文篇三

如果他还活着，去年农历五月十六日，是老艄公张酣先（小
名为“细毛古”，母亲叫我尊称他为“细伯”，他也是我二



姐夫张梦先的二哥）65岁的生日。但哪怕张酣先已经去世了，
在这一天，还有很多人来给他过生日。因为在大家心
里，“细毛古”确实还活着。在我的老家垄坑村，很多村民
至今还在怀念这位好人，在谈论着他生前救人的佳话。

在我年少的记忆里，我就知道“细毛古”原来是个艄公，在
我的老家垄坑村枫株湖畔摆渡了20多年。但他也是村里很多
人的救命恩人，是他跳进了冰冷湖水，救起了二十几条生命。
“细毛古”---我敬爱的“细伯”过去出身于地主人家，因为
小时候他的头生了癞疾，掉光了头发，头也烂得滴血，倍受
煎熬，十分难看，人到中年，一直未娶到老婆，直到43岁的
时候，才娶了隔壁村一个死了丈夫而且带有三个儿女的寡妇，
，为了生计，外出在工地上做土工，头部癞疾因为被砖头打
破了头，出血过多，最后烂成了头癌，于冬天不幸去世，年
仅50岁，如今“细毛古”已经去世了16年，很多人还来给他
过生日，昨天我听我的大哥延庆电话介绍，去年5月16日，我
的老家垄坑村特别热闹，张酣先的黑白照片被放了出来，屋
内飘着香火，周围站着20多个人，他们是专程赶来为张酣先
过生日的。大家口中轻声念着：“细毛古老叔，今天是您的
生日，我们是专程来看您来了。”

张酣先的大哥张品先在一旁掉眼泪。70余岁的张大伯
说：“细毛古他早已去世16年了，去天是他65岁的'生日，一
大早，很多人就来了，要不是他们说起，我还不记得今天是
老二“细毛古”的生日呢。”张大伯口中的“他们”，都
是“细毛古”26年摆渡生涯中，从水中救起的人。

我老家枫株湖畔的村庄名叫垄坑村，是一个自然村，人口不
多，大概也就是360人左右，村庄的南北西三面都被余亩的枫
株湖水库所包围了，三面环水，只有东面一条小路同外面的
世界陆路相连接，垄坑村的耕田全部坐落在腾溪院子里面，
村民要出去耕耘农田都全靠摆渡到对岸。1966年，时年15岁的
“细毛古”就在这个2000余亩大的枫株湖水库撑着一艘小船，
给行人摆渡。当时枫株湖畔有3艘摆渡船，人们过河全靠这些



船，但船小，人多，很容易被浪打翻。

每当这时，水性极好的“细毛古”就会跳下水去救人，哪怕
是三九严寒天，他都是毫不犹豫。20多年的渡船生涯，“细
毛古”救起的人少说也有20多个，大多数是老家垄坑村子里
的人，还有不少是枫株湖畔周边的杨家咀村人和蔡垄村人。
很多人曾送来东西表示十分感谢，但“细毛古”都婉言拒绝
了这些“回报”。直到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后，村民生活富
裕了，因为种田的需要，家家户户都有自己的板船，“细毛
古”这才离开了他心爱的老船。风雨无阻，最多时一次救
了10来人。30多岁的张三崽和“细毛古”有着一段奇特
的“情缘”。1975年腊月十四的晚上，当时张三崽还在母亲
的肚子里，母亲在蔡垄大队里看完电影后，渡船过河回家，
途中一个浪头打来，张三崽母亲和其他乘客纷纷掉进了水里。
“细毛古”来不及脱掉棉袄就跳入水中，“梦先老弟，你快
去救小孩子，我去救大肚婆，快。”“细毛古”边喊着弟弟
的名字，边下了水。在枫株湖水里，他拼出全身力气，救起
了分量不轻的孕妇，自己累得倒在枫株湖畔岸边，什么话也
说不出来。那夜，10来个落水者全部获救。之后不久，张三
崽出生了，她母亲把儿子的小名叫做“水生”，“水生”后
来成了张酣先的义子。逢年过节，张三崽都会来看望“细毛
古”。这么多年来，“细毛古”救人有个“原则”：先救妇
女儿童，然后再救男性青壮年。张品先大伯说，“细毛古”
这一生有个唯一的遗憾，就是有一天深夜，他没能救起一个
跳江的女子。

“细毛古”至今是老家枫株湖畔垄坑村子里留给我们一道美
丽的记忆和乡愁。201月26日，50岁的“细毛古”头部突发癌
变去世了。闻讯赶来的人们在老家垄坑村子里排起了长长的
送葬队伍，他们都是曾被“细毛古”救起来的人，也有老家
垄坑村子里慕名而来的村民们。那天，一位名叫杨细女的杨
家咀村的妇女给“细毛古”送来的是一双新布鞋，她哭喊
着“细毛古老叔”：“这么多年来，你都是赤脚撑着船，天
冷天热都这样，今天我给你送双新鞋过来……”而今，虽



说“细毛古”已去世16年之久，但老家垄坑村子子里的人都
还牵挂着他。逢年过节，特别是清明节，张品先大伯去他老二
“细毛古”墓地给他上香，总会看到墓碑旁被鲜花包围着，
是谁送来的他不清楚，但他知道这是老家垄坑村子里的人们给
“细毛古老叔”送来的一种最美好的祈祷！

每到这时，张品先大伯会欣慰地告诉老弟：“老弟，你在天
之灵如有知，你肯定不会感到寂寞了，因为大家一直都在挂
念着你。”曾在老家垄坑村子里当了20多年村小组会计的镇
盛大叔这样作过形容：“细毛古”是个普普通通小人物，但
他做的好事多，村民永远感谢他，“细毛古老叔”在老家枫
株湖畔垄坑村里的父老乡亲的心里，永远是一道美丽的记忆
和乡愁！

怀念枫株湖畔的草垛散文篇四

在举家欢庆端午的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不知怎的，我突然想
起了故乡枫株湖畔的老屋门前院落东南角的那颗木枣树，听
我母亲介绍说，是我父亲栽种的，弯弯的树干，弯弯的枝条，
树皮开裂，就像沧桑的老人站在我家门前，又像忠诚的卫士
屹立在那里，从不挪动半步，一过就那么多年。

记得我七八岁在故乡枫株湖畔的垄坑村小读一年级的时候，
我刚学会记事，就记得那颗老枣树生长在那里，有粗瓷大碗
碗口般粗壮，大约比老屋屋顶还要高些，远处望去，它就像
一位佝偻的老人，一直在我家门前守护着，它的样子看起来
有点“沧桑”――树皮的沟壑很深很密，树干在离地面很近
的地方有一个分叉，两个枝干一样粗细，如果不是其中有个
枝干的弯曲弧度明显，真的分不清哪个是主干。

在故乡的枫株湖畔，三面环水，沿山边蜿蜒而来，水芹艾草
藜蒿，茂盛浓郁，枫株湖畔两边有密密的垂柳、白杨、松柏、
柿树……许多年过去了，那颗老枣树也没见长得更加粗壮，
也没见长得更加高大，就那么静静地生长在那儿。春天，万



物复苏，枣树也开始发芽，是我们家门前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我们在枣树下嬉戏玩耍。夏天，枣树下是我们乘凉的好地方，
枣树上结了许多小果子，馋涎欲滴的我们，急不可耐地偷偷
摘来了一两个尝尝，除了木枣的无味外，还遭来了一顿臭骂。
记得小时候，枣儿刚成型，还没有指甲盖大，我就迫不及待
地让妈妈摘几个“吃”，那滋味又苦又涩。其实，枣儿没成
熟之前，真的不能吃，更多的是因为新奇，才会摘下一把来
玩。秋天来了，我们爬到树上摘枣子，先来个解馋，尔后来
个饱，最后在大人的吆喝声中下树赔罪。等到枣儿快成熟的
时候，我就天天蹲到家门口，看着树上面的枣儿，在阳光下
闪闪发光，金莹剔透。每次我问妈妈，枣儿可以吃了吗？她
都说再等几天，再等几天，然后我就蹦蹦跳跳地跑到树底下，
仰头欣赏一会。偶尔忍不住会摘一个放到嘴里偷偷吃，这时
候的枣儿又脆又甜。就这样一边欣赏着，一边吃着，一边守
护着这棵枣树，以防邻家的小孩子过来偷枣儿。有时候，睡
一觉起来，就会看到地上落了很多枣儿，有的是被馋嘴的鸟
儿啃过的，有的是风刮落的，我就会和三弟雀跃着捡枣儿，
虽然大多都不能吃。盼着，盼着，就到了枣儿真正成熟的季
节了，这时候我就会和三弟一块把枣儿打落，一块捡枣儿，
然后就可以大饱口福了。妈妈把多余的枣儿晒起来，等到过
年的时候，就可以把晒干的枣儿做枣糕吃了。

我的老家坐落于鄱阳湖南岸，信江下游，三面环水，枫株湖
水库环绕垄坑村的南西北三个方向，故乡门前的那个池塘母
亲教我叫印塘。初冬时节，我们爬树嬉戏，突然，一个枝条
断了下来，邻居小孩掉了下来，跌在地上，大哭，我们几个
一起嬉戏的小孩回家都被一顿臭骂。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
那棵老枣树跟前放着一块表面平整的石块，平日家人经常坐
在石块上吃饭，夏日，晚上经常坐在枣树跟前乘凉，我经常
在枣树旁石块边玩耍，老枣树好像一位亲切和善的老者，默
默陪伴着我，看护着我，伴我度过天真烂漫的童年。老枣树
虽然历经苍桑，老朽年迈，但她不仅顽强不屈地活着，而且
每年在它仅有的独枝上还结满了累累硕果。我记得，在秋天
收枣的时候，老枣树结的枣很大，吃起来甜中微酸，味道很



美。儿时的我，不但惊叹老枣树坚韧的生命力，而且被它无
私的奉献精神所深深感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应是对老枣树牺牲奉献精神的真实写照！

近年来，由于故乡枫株湖畔垄坑村搞新农村建设，老枣树实
际上在前年就已不复存在了。它已经和我的先辈们一起化为
黄土。新栽的许多枣树已经茁长起来，到秋天，那挂满枝头
的红枣给庭院平添了收获的喜庆。老家的的那些枣树，还有
那些垂柳、白杨、松柏、柿树……我的根曾与它们的根在泥
土里节须相连，我的枝桠与它们的枝桠在旷野中搭成一片，
那些树木是和我的生命紧密地连在一起的。

作为一个一生在外漂泊的游子，我无限怀念故乡枫株湖畔垄
坑村的那那些树木，我深切地怀念老家的父老乡亲。老家的.
父老乡亲就像是那些生生息息、繁衍不止的树木，在贫苦和
磨难中顽强地生存着，整个生命都在做着无尽的奉献。在我
的心中，老枣树可不是一个纯植物的生命，它是我家乡亲人
中的一员，它是一个通融人性的生灵。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
夏天老母亲去逝时，我和家人在烈日炎炎中悲痛地为母亲送
行，老枣树身上挂着沉甸甸的鲜枣为母亲默哀，枝上还不断
地掉下血红的鲜枣，那分明是它为母亲的去逝而伤心哭泣。

我记得我在老家信河中学任教的时候，几乎是每年，每到金
秋枣子收获季节，父母亲都到我家，用布袋鼓鼓囊囊装着枣
子，带来我吃。每每到家，捧出枣子，放到桌上说“吃，吃，
甜着呢，是院里的枣树上摘的呢”。咬一颗，吃在嘴里，甜
在心口。我记得的7月，我的老父亲还没吃上那树结的枣子就
走了。20夏天，我母亲也扶着那棵枣树离我而去了。如今，
老家枫株湖畔的那些树木是一道令人醉迷的风景！老家枫株
湖畔的那些劳苦而沉默的乡亲用他们的生命在支撑着家乡大
地上那蔚蓝无际的天空！老家枫株湖畔的父老乡亲啊，如今
我是何等地思念你们！



怀念枫株湖畔的草垛散文篇五

今天是双休日，雪后放晴，我和妻儿情不自禁地乘车回到故
里，游览雪后老家的枫株湖。在回家的路上，眼看上饶、鹰
潭等地的城乡各大公园和乡村旅游景点有不少的情侣在雪地
里拍情侣照、玩雪、踏雪。是啊！下雪了，不仅孩子们异常
兴奋，不少情侣也趁着冬雪尚未融化，一起漫步在街头，来
了一场冬日之恋，由此拍情侣照、玩雪、踏雪也自然成为了
这几天朋友圈秀恩爱的一大主题。

我的老家坐落于鄱阳湖南岸，信江下游，三面环水，枫株湖
水库环绕垄坑村的南西北三个方向，故乡门前的那个池塘母
亲教我叫印塘。故乡门前的那个印塘下游是链接枫株湖水库。
由于河道变窄，落差变大，形成一段险滩，被称为上河滩。
随后河水流入村子开阔地带，河面变宽，水流平缓，形成一
处上百亩的河滩，被称为前河湾。枫株湖水库在村子下头交
汇后，形势突变，两山相阻，河道紧收，水流湍急，被称为
下河滩，她的上游水是来自坝塘和水田的汇合。前河湾浅处
哗哗作响，深处缓缓流动，山泉变小溪，小溪汇小河，小河
汇成了湖泊，汇成了枫株湖水库，故乡门前的那个池塘水流
往枫株湖水库。枫株湖水库的水流在家乡隔壁村交汇，然后
流出枫株湖水库闸门汇入信江下游，最后注入鄱阳湖，全长
不足3公里。老家的枫株湖水库流入信江的地方叫木樨湾，是
木樨集镇所在地，也是曾经的村公所和现今的木樨村支部所
在地。木樨湾到底是因木樨集镇而得名？还是枫株湖水库流
入信江河因河湾而得名？笔者不得而知。

常言道，每一个村子前几乎都会有一条河，我老家门前的枫
株湖水库里的水恐怕是我故乡现有的木樨水库、沙港水库和
琵琶湖水库等几大水库里面最清澈的，枫株湖的水就像一条
长长的碧玉，春夏时节温润透彻，你忍不住要把手伸进水里，
去掬一捧，去喝一口，清亮亮，甜丝丝；秋冬时节前河湾的
河底青色的、乳黄的、浅红的各种石头清晰可见，鲜活的鱼
类在池塘里面自由自在地来回游荡。



隆冬时节，昨天，还是大雪纷飞，近处白皑皑的雪花笼罩着
青山绿树，白色覆盖着整个枫株湖畔；今天，雪后放晴，高
远的蓝天，流动的白云，眼前的白墙和黑瓦都落满了白雪，
池塘四周都结了薄冰，喜欢冬泳的游客破冰而入。众所周知，
经典的景点经常都有很多游客，而往往人迹罕如世外桃源般
的乡村旅游景点才显得更加美丽，如今我们在雪后放晴之际，
到老家去爬爬小山，走走白皑皑的田野，看看辽阔的枫株湖，
更能享受到美丽乡村的无穷魅力。90后故乡市民小张女士今
天一大早便叫上了她的男朋友，驱车一小时来到我老家的枫
株湖畔游览雪后的景致。“和男友一起在雪地里走还是头一
次，挺浪漫的，也有好的寓意，一起到‘白头’。”我们在
枫株湖畔不期而遇，她主动对我说，“每次大雪过后，我们
都会到美丽乡村去看看雪景，享受片刻的乡村美景。”说完，
我就主动当起了导游。于是，我和妻儿就带这位90后故乡市
民小张女士以及她的男朋友围绕我的村庄走了一圈。

枫株湖畔的树恐怕是非常古老的。走在村子里，我们随处可
见那些从未见过的大树，随便的一棵，就有上百年的历史，
有的竟有五六百年了。这里最多的是樟树，最大的一棵樟树
要四人合抱，巨大的树冠竟覆盖了小半个村子。它已有600多
年了，至今还枝繁叶茂，透不过一丝的阳光。除了樟树，还
有很多的古柏树、古枫树、古槐树等。这位90后故乡市民小
张女士以及她的男朋友看到这么多树，接连拍了很多雪后树
林的美景，并同我们合了几张影。

当我们来到大哥家里，大哥看到我带了游客到家里来游玩，
他和嫂子心里十分高兴，他们热情地倒好热茶递给我们喝，
喝过热腾腾的茶水，我心里非常暖融融的。大哥接着就打开
了话匣子：昨天老家的第一场雪与赣鄱大地一起悄悄地到来
了，只是这雪下得并不气势汹汹，而是舒缓有致，悄无声息。
大哥接着介绍说，昨天早晨，他推门一望，地面上落满了薄
薄的一层雪，或细如面粉或软如棉絮，但均是银白温情的。
白日里明晃晃的太阳一照，也只是消溶了少许，大部分像在
地上扎了根似的，伴随人们度过这漫长寂寥的冬季。



我突然想起七八岁的那一年，特别寒冷的冬日，那漫天的鹅
毛大雪下了三天三夜。大雪初停的早晨，我的老父亲拉门准
备清扫院子里的积雪，门板却怎么也打不开，原来厚厚的积
雪竟把门堵上了！我家第一次遭遇了大雪封门的情形，便赶
忙钻出热被窝，穿好衣服，打算到外面赏雪。老父亲无计可
施，便只好打开了一扇密封窗户，冻得一家人筛糠不止！而
我正是在这不由自主的哆嗦中，看到了窗外的白茫茫的雪地，
经过昨夜的狂风怒吼，风神簇拥着无数的雪花，海浪般汇集
到屋檐下，难怪老父亲拉不开房门呢？这一日上午，全家人
挥锹铲雪，总算清理出一条从家门到村街的羊肠小道，自此
才可畅通无阻……在每年异常寒冷的冬天，我都显得无比兴
奋，不惧母亲把鼻子冻掉了的恫吓，到外面和孩子们打雪仗、
堆雪人，尽管脸冻成了红苹果，手冻成了红萝卜，但却乐此
不疲，深身上下的爽。我记得孩儿时候，我和三弟在屋后
的“雪山”里挖雪道，就像地道战似的，三个人像北极熊似
的在雪洞里挖着挖着，三个雪道便神秘地贯通了。三张沾着
雪粒的脸上闪烁着三双狂喜不已的童稚的目光。

雪后天晴等一方红日，恣意地享受被这个冬天温暖的等待。
在我的记忆里，冬日老家的慵懒日子里，在静谧中独享着一
份盛情的`莫过于红红火火的过大年了，丰盛的农家年夜饭，
彻夜不休燃放的烟花鞭炮，板龙灯、地戏、抬阁、旱船等地
方民俗娱乐，枫株湖畔，美丽乡村的除夕年夜定能让久居城
市的人找回那份最原始的浓浓的年味和人情味。新年的第一
天，我们被村口儿童的拜年的欢闹声吵醒，伴着村民的新年
祝福，用过老家特色的祝福早餐，新年的希望就在村子里阵
阵的鞭炮声中开启了。当然，雪的魅力并非仅限于此，也并
非局限于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和少年，及至长大成人，我对雪
更加情有独钟。我喜欢在落雪的时候到户外散步，头顶从天
而降的雪花，脚踩银白松软的雪地，那精灵般的雪花砸在脸
颊，或落在脖领子里，刹那间便溶化了。给人以湿润温软的
曼妙的体验，就像纯真少女甜情蜜意的初吻。

如今我人到中年，心里也逐渐明白，老家冬天的每一场雪，



都是一场心灵的洗礼，都是对人性良知的考验和追问。当从
天而降的雪花将村庄、道路和原野染成同一色的银白，这个
世界变得格外美好和纯洁。低矮的简陋的民房在雪之画笔下，
被绘出了耀眼宫殿的素净典雅的模样；原野上黑褐色裸露的
土地，变成了一张平展细致的巨大的白纸……仿佛人世间所
有的丑陋和罪恶，都被大雪仔细地掩埋了，剩下的只是纯净
的冰雪王国。我爱美丽的冬雪，更爱枫株湖畔的乡村美景。

怀念枫株湖畔的草垛散文篇六

今天是双休日，孩儿从上饶赶回横峰来度周末，我在家陪着
妻儿上上网，聊聊天；外面的天仍然下着淅淅沥沥的秋雨，
将润泽肆意的渗入干枯的地皮。在我个人的记忆里面，突然
想起老家-------枫株湖畔的草垛来，我的老家垄坑村位于鄱
阳湖南岸、信江河下游的枫株湖畔一个不到300户的小山村，
记得小时候村子里面每家每户的房前房后与院落里面都会立
着草垛。其数量和大小，是衡量主人一家勤劳与否、日子过
的是否有心劲儿的标志。

众所周知，村里草垛的成分不外乎有晒干的野草和各种庄稼
的秸杆两种。其中，某些庄稼秸秆是给牲口们预备的上好草
料。记得村里一家有五个儿子，个顶个娶妻无望。弟兄们有
劲儿无处使，一有空闲就背着篓子上坡薅草，晒干上垛，比
赛似的堆起了五个大草垛。邻村一个大姑娘偶然打这家门前
过，被五座硕大、整齐、喷香的草垛馋得住脚打量了半天。
不久，那个大姑娘就嫁给了这家老大。很快，下面的四个弟
弟也都顺利地娶到了媳妇。这个励志故事让村里那些老小光
棍们深刻地意识到:草垛是个宝啊，能勾来媳妇的脚！冬天，
忙碌了春秋夏三季的耕牛安静地站在阳光充足的棚圈里，不
停地咀嚼反刍，嘴角泛出雪白的泡沫，让老农们油然而生踏
实和闲适的心情。丰满、圆润、喧腾的草垛，是母性的。只
要草垛不空，家庭主妇们一日三餐就能准时在屋顶上升起炊
烟的旗帜。听我的三叔叔给我介绍说，这些草垛或许还是我
们村里当时某些春情发动了的青年男女们的绝佳幽会地点呢！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读过这首唐诗，当时并不怎么理解其
中的意思，但“柴门闻犬吠”这一句，却是一看就明白另外。
在我的印象中，柴门相伴的童年，从不设防。记忆中的老家
枫株湖畔的小山村-----垄坑村的家家户户的柴门极少上锁，
有的只是一个简易的门扣，伸手就可以拿开。更多的柴门从
来只是虚掩着，作用只是提防家禽家畜们不听唤乱进出。这
样的柴门挡不住不羁的童年。随着我们的日渐成长，时光将
柴门侵蚀得无比脆弱，似乎稍稍用力，就会散做四散的零件。
柴门终将老去，而日子却逐渐散发出生机。改革开放改变了
乡村的面貌。老屋被拆除重建，篱笆墙换成了砖墙，而柴门
也变成了更考究的木门、铁门。柴门常常被用作贫寒之家的
比喻，但也可以沉淀为醇厚的记忆。

那些乡村少年中就曾经有我的身影。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夏天，
我也是家乡山坡上那些暴虐霸主中的一员。少年无知的我们，
对与自己共生共存的小生命及自然万物缺乏怜悯和尊敬，每
个人都曾犯下过“累累血债”。现在想起来又是多么的后悔
啊！记忆中我们小时候，我和三弟都熟稔柴门的打开之法。
有时候，母亲要出去做农活，家里又无人看管我们，为防止
我们乱跑，母亲总会用一把铁锁锁住柴门，但只要父母一离
开视线，我和三弟以及孩童们就会飞快溜走，只要在门的低
端，使劲推开一道斜缝，把头伸进去，用力一钻就过去了，
小狗也尾随其后。我们们钻过去之后，不会忘记再把门拉上，
玩够了就回家。我们算准了母亲大人们回来的时间，总能先
回一步，暗地里偷着乐。在寒冷的秋冬季节，秆垛散发着母
亲般动人的光辉，让人心里顿生喜悦之情和暖洋洋的感觉。
把秆垛撕开一个能容身的洞口，就成了我们爱读书的农家子
弟们理想的`书屋。

如今农村生活有了许多改变。乡村上空袅娜了几千年的富有
田园诗意的炊烟，已被工业化的呛人的煤烟和液化气所替代。
草垛正在消失。前几天某地雾霾严重，有报道说是农民在农
田里就地燃烧庄稼秸杆惹的祸。不由地想起，若是从前，怎



舍得让秸杆白白地燃烧在地里，它们会被早早地搬回家，用
杈耙垛成垛，垛成一个个冬天的小太阳。

在我们成长壮大的岁月里，乡村大地曾经多么慈悲地供养过
我们啊！我们呼吸的空气中没有污染，土地中没有过量的化
学毒素，河水清澈，井水甘美；周围的各色生物，它们始终
如一地环绕着我们，并不因为乡下孩子的贫穷和卑贱而心生
歧视，也不因为曾经受到的伤害而远离，它们用声音为我们
歌唱，用色彩愉悦我们的眼睛，用忍耐和等待觉醒我们的心
灵。

如今长大后，我离开了枫株湖畔的那个小山村，同时把思念
和乡愁永远地带在了身边，埋在了心里。假如时光能够倒流，
能够再回到那些山坡上，回到那些时时刻刻都在忙忙碌碌的
小动物们中间，我一定会静静地坐在它们身边，陪伴它们，
欣赏它们。

现在的故乡景色依旧，满目亲切和疮痍。多年的劳累奔波，
苦思积虑的我瘦了，那故乡的土地和人，是否也同我一样，
显见憔悴？深厚的乡村土路上的脚印被我重新踩过，自觉愈
是沉重的怆然，便愈增添了一份坚定和信念。我靠近了故乡，
踏着这片疮痍向前的土地。听到在大城市中不曾听到的虫吟
和狗吠的断续。不见冷峻和干躁，但我的心已显见湿润了。
我回到这足以使我欣慰和感喟的土地。

刚才，听我的老弟来电话告诉我说，村子如今已不复是记忆
中的村子了，草垛正在消失了。在当下这个剧烈变化的年代，
期望某些东西为你留存，那无异于刻舟求剑。怀念枫株湖畔
的草垛，其实是怀念一些美好的事物，比如童年的欢乐、家
庭的温暖，比如晴朗的天空和纯洁的爱情。这些是不是也正
在加速消失呢？就像枫株湖畔的草垛！草垛正在消失，其实
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只是这种消失，让我耿耿于怀，记忆
犹新，感觉缺少了许多的温馨和温暖！这就是我的思绪回到
阔别已久的老家时的强烈感受！



怀念枫株湖畔的草垛散文篇七

风渐渐地紧，天渐渐地寒；雨雪渐渐替代了风霜。我晨练时
看着身旁满树的红叶在寒风中抖落，昔日繁盛的冠盖越来越
稀疏，渐渐地渐渐地裸露出显得消瘦却很倔强的躯干，顽强
地与寒风搏击着。当雪花飘撒的时候，它伸展的枝干变成刺
向苍穹的剑戟，搏击着漫天的飞雪，枝杈上挂满了败鳞残甲；
当冰冻裹住它裸露的躯体时，它象一个全身披着银色铠甲的
将军，威武地坚守着自己的'那片疆土。或许因为抖落了满树
的红叶，它没有了任何顾忌，变得更加无畏，更加顽强。

我清楚地记得：当还带着三分寒意的春风轻拂大地的时候，
它的枝头泛出点点红晕，渐渐地变成一串串小红珠，一束束
红色“花瓣”，就象刚从娘胎里来到这个世界的婴儿一样，
红朴朴的小脸蛋上还布满小绉褶，招人喜爱。春暖了，花开
了，小“花瓣”伸展开来，变成一片片鲜嫩的红叶，把整个
树枝包裹得严严实实。远远望去一树红叶俨然就是一个红色
的绣球，恰似花季少女的脸蛋一样写满了青春和活力。

我同样清楚地记得：盛夏来临的日子，充沛的阳光和雨露把
满树红叶染得碧绿，更象一个成熟的女性，不愿再保留少女
时的浪漫，却增添了许多妩媚和深沉，清晨的阳光和露珠总
是把它那绿色的衣裳点缀得更加绮丽，阵阵清风牵动着它那
婀娜多姿的身影，显得更加楚楚动人，久久地吸引着游人的
目光。

秋天来了，秋风拂去了它衣裳的绿色，轻霜又恢复了它红色
的盛妆。在夕阳馀晖的映衬下，它象一团火，一片云，一簇
花；不。它活脱脱地更象一位酒兴方酣的老人的笑脸，刻满
了兴奋、激情和沧桑。

我更爱眼前的红叶树。因为它的倔强，它的勇敢，它的抗争
精神。有了现在的它，就一定会有来年春的美丽，夏的繁盛，
秋的欢乐与自豪。我想改用宋代王安石千秋岁引词中的几句：



不再“为些名利缚”，不再“为它情担搁”，不让“风流总
闲却”。誓与寒冬拼一搏，雄风堪入凌烟阁。作为对眼前这
位神勇斗士的礼赞和祝福。

怀念枫株湖畔的草垛散文篇八

地是麦的温床，十来颗麦粒，一个小土坑，一把草木灰，一
层薄泥土，再给一点时间。在日里，在月里，在风里，在雨
里，摸不准哪一刻薄薄的土层就插满了针尖一样细长的嫩绿
的苗。当枝头的山杏渐渐泛黄，红玛瑙似的山樱桃格外晃眼，
风吹着金色的麦浪，就在芬芳的五月，故乡枫株湖畔的麦子
成熟了，淡淡的清香，揉合着山野清新的风，直在天底下飞
翔。

绿油油的麦苗，在白雪的怀抱里乱拱。一忽儿就挺直了杆长
满了叶，齐膝攀腰去了。刚刚还是春日暖风里笑着舞着的青
衫绿裙的俏妹子，转瞬便成夏天艳阳下情意款款的金冠黄袍
的美贵妇了。每到五月麦子成熟的时候，丰收在望，我的母
亲舒眉展颜，每天都要站在我家的麦田边，驻足伫立，她手
搭凉棚，极目远眺，一地金色的麦穗，棵棵坚挺饱满，整整
齐齐地昂首站立，有时候，母亲在午后的阳光下，或者在夕
阳的余晖中，她在麦田边徘徊，一边吮吸风中丝丝麦香，一
边有滋有味吸着旱烟袋，金黄金黄的麦田，一眼望不到边，
此刻在蓝天白云，在青山绿水，以及在村庄袅袅炊烟的映衬
下，成为枫株湖畔小山村最壮观的风景，这时的母亲，欣赏
这爽心悦目的风景，哼着无词的乡曲野调，丰收的喜悦在她
的明亮的眸子里闪烁。

夜晚，星光满天，故乡枫株湖畔的缕缕麦香袭入我的房间，
我和三弟陶醉在五月麦香中朦胧入睡，第二天，天色尚未大
亮，我和三弟被母亲有节奏地“嚓嚓”磨镰刀声所惊醒，再



也也睡不着。我们懒洋洋地躺着在床上，就是不想起床。直
至母亲连声喊叫了几遍，我和三弟才慢腾腾穿衣起床。母亲
早已把几把镰刀在一块磨刀石上磨得锃亮锃亮。这时，枫株
湖畔的一角天空刚刚露出鱼肚白，我们迎着田野飘来湿漉漉
的麦香，全家人每人拿着镰刀，走向村东头自家的麦田里。
早在我们之前，淳朴的村里人，一字排开，纷纷弓着腰，在
自家金色的麦田里争先恐后地收割麦子，他们的身后留下刚
收割好一行行已收割的麦堆子。我们来到自家的麦田里，母
亲神情庄重地，率先挥舞着镰刀，“噌噌几声”几声，怀中
一拢小麦欣然拿在手中，母亲左手举起我家今年夏收第一镰
小麦，就如同高举起一面金色旗帜，骄傲地向我们炫耀，她
那布满沧桑岁月皱纹的脸，灿烂地笑了。于是，我们在母亲
的带领下，纵情地挥动镰刀开始收割，一棵棵饱满穗大散发
着香味的小麦，在我怀里跳跃，舞蹈，收获的成就感不时在
我心里激荡。这时，枫株湖畔上的太阳越升越高，一群小麻
雀在我们头顶上“叽叽喳喳”叫着，盘旋着，偌大的麦田里，
麦香弥漫，侧耳聆听，整个旷野里收割声整齐有序，富有音
乐感。中午时分，太阳火辣辣地在头顶上照着，我们全家忙
碌的一大晌，直累得腰酸背疼，口渴难忍。正在这时，在外
教书的父亲送水来了，提来一大木桶凉茶水。父亲一大早精
心挑来山泉水，在铁锅里烧开，用勺子舀在木桶里，泡上新
采来的鲜竹叶、金银花、薄荷，凉茶清香可口，我坐在麦堆
上，一连牛饮了几大碗，舒服得很。一地麦子我们花费一整
天的时间就收割完了，我们用车把手割好的麦子运送到麦场
上，暮色中，空荡荡的田野里，在晚风中依旧弥漫浓郁的麦
香。

乡亲们腰上别了草绳，背上插上镰刀，肩上扛着长棍，逶迤
而来。手握麦棵，躬身挥镰，把它们一个个扶躺下来。打成
捆，挑上肩，枫株湖畔的.麦香便一路随着轻快的脚步飘洒，
聚满农家小院。故乡土地不多，小麦产量有限，收割、脱粒
没有机械，都是人工。一捆捆的小麦摆满了院子或厅堂。常
是晚饭过后，劳累了一天的大人小孩又得开夜车，给小麦脱
粒。在厅堂的一面墙下搁几张长凳，卸下几块大门板，把麦



捆两端一摆。人在门板前一字排开，放倒麦捆，你手箍一把，
他手握一束，双手攥紧麦根，将麦穗一端高举过肩，迅即拼
尽全力朝门板重重砸下。熟透的麦粒在沉重的“啪啪啪”的
撞击声里抖落、飞溅，没一会就挤满门板。用麦穗将麦粒往
地上一扫，煤油灯在背后明明灭灭，麦捆总会在我们小孩渐
渐浓厚的睡意里慢慢一捆一捆变少，直至脱除干净。这时地
上已铺满厚厚一层的麦粒。

一大早，母亲会将地上的麦粒扫拢一块，一畚斗一畚斗地端
到屋前的晒垫上，均匀地铺开，在阳光下翻晒。晒干了装进
大缸。少粮时挑一担去碾一筐麦粉回来，对付一日三餐。

不过说来碾转也是能登大雅之堂的，据《宫女谈往录》中记
载，碾转是古代清宫的贡品之一，每年春末夏初，也就是夏
季的第一天（四月初一），在这一天宫里要吃两种一年初次
见到的新鲜东西，一种是“樱桃”，另一种就是用新鲜青小
麦做的“碾转”。所以才有了古人“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
幽草胜花时”、“槐柳成荫雨洗尘，樱桃乳酪并尝新”的咏
初夏诗句。现在看来碾转既保持了全麦的营养,又有天然新鲜
青小麦的淡淡清香，入口粗粝、质感、筋道、耐嚼，清香中
带着微甜。它不含任何化学成分、防腐剂和人工色素，还真
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绿色环保食品呢。碾转的吃法其实也简单，
直接吃，或用黄瓜丝加上蒜泥香油拌着吃，更麻烦一点就是
放上清油，炒个鸡蛋，那就别提有多可口了。

麦粉多在早餐吃，方便，快捷。一小锅水烧开，舀几碗麦粉，
兑下适量清水，搅拌均匀。用锅铲一角一小撮一小撮地兜上
来，下到沸水里。你兜完了，锅盖一盖，打两个滚头，一锅
嫩滑的“麦粿兜”就熟透了。有闲工夫，就做“细面鳅”。
将麦粉兑水揉成团，将团用擀面杖搓薄切丝，双手抖落下锅。
一锅细长柔滑的“细面鳅"一会便清香扑鼻。作为主食的“麦
粿兜”、“细面鳅”并不太让我留恋，小麦的另一些吃法，
更令我垂涎。一是作为节庆食品的七月半的煎粿和“门栓”，
一个油煎，一个油炸，一个甜且韧，一个香而脆。一是做成



馒头，随身带随口吃，只是偶尔享用所以常有惦念。更有点
自我成就感的是，那时我们小孩常会满山冈地走，去到处的
麦地捡麦穗。有时母亲就犒赏我们，将我们捡回的麦穗，脱
下麦粒，用点盐水放锅里炒给我们吃，奇香无比，都能把鼻
子拽走。到现在都让我怀念，还想尝尝当年的那种喷香的味
道。

麦粉还可以做麦酱，是故乡一道常见的家常菜。将麦粉蒸成
麦饼，待它发酵“长粉生毛”，掰碎放进矮的瓦缸，兑下开
水，撒上盐，搁在瓦屋顶上晒。愈晒愈浓，愈往咖啡色里去，
时间不用多久，舀一小碗，剁一些碎青椒红椒下去一拌，不
论下粥下饭，都是一种美味。烧别的一些菜，它还可以作佐
料，舀一小勺，别是一种风味。只是好久没再尝过那种滋味
了。

长大后，我离开了小山村，但五月麦香，一直在心里激荡，
激励我在人生道路上，坚强地行走，执着地成长。


